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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童期忽视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心理和身

体忽视量表、简式韧性量表和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对贵州省毕节市 4 所中学的 159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儿童期忽视[(2. 52±3. 40)分]与抑郁[(5. 06±5. 77)分]呈显著正相关( r = 0. 44,P<0. 001),两者与心理

韧性[(19. 83±3. 89)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r= -0. 20,-0. 31,均 P<0. 001)。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和青少年抑

郁之间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 0. 044,占总效应的 10. 66%。 心理韧性可调节儿童期忽视对青少年抑

郁的消极效应,其调节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 结论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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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neglec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the
 

effect
 

of
 

resilience
 

in
 

it. Methods A
 

total
 

of
 

1
 

590
 

students
 

from
 

4
 

middle
 

schools
 

in
 

Bijie
 

of
 

Guizhou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Neglect
 

Subscale, Brief
 

Resilience
 

Scale
 

( BRS), and
 

eleven-item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KADS
 

11). Results The
 

score
 

of
 

childhood
 

neglect
 

2. 52±3. 40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5. 06±5. 77,r= 0. 44,P<0. 001),and
 

they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resilience
 

(19. 83±
3. 89,r= -0. 20,- 0. 31,all

 

P< 0. 00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was
 

0. 044,accounting
 

for
 

10. 66
 

of
 

the
 

total
 

varianc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between
 

childhood
 

neglec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P< 0. 001). Conclusion Resilience
 

plays
 

both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neglec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Keywords:Childhood

 

neglect;Resilience;Adolescent
 

depression

　 　 抑郁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在我国

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生率(15. 7% ~ 29%)高于一般

群体发生率(5% ~ 8%) [1] 。 探讨青少年抑郁的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预防和减少抑郁发生,增进

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期忽视是抑郁最重要的预测因子之

一[2] ,是指抚养者长期没有满足儿童的基本需要,
从而影响儿童正常的发展发育[3] ,是最常见的虐

待形式。 儿童期忽视导致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情绪

问题,明显增加罹患抑郁的风险[4] 。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这一微观系统对个体

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忽视作为一种典型的消极教

养方式,可负向预测心理韧性[5] 。 心理韧性与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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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呈显著负相关,心理韧性较好的青少年在面对压

力事件时抑郁水平较低[6] 。 此外,儿童期忽视对

个体的负面影响存在个体差异,心理韧性被认为是

差异的原因之一[7] 。 心理韧性在环境因素与心理

社会发展结果之间起中介和调节作用[8] ,可能同

时是中介和调节变量[9] 。
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儿童期忽视发生率较

高[10] ,而以往关于儿童期忽视对个体心理健康影

响的研究大多在西方国家进行,基于中国文化背景

的研究较少。 另外,心理韧性在抑郁中的作用仍不

明晰,较少研究同时探讨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与

抑郁之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将以

我国青少年为被试群体,探索儿童期忽视经历与抑

郁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以期

深入揭示抑郁的影响机制,为相关干预计划提供理

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在贵州省毕节市采用

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 4 所中学,分别在每所学校的

初一、初二、初三年级随机选取 2 ~ 4 个班级的全部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 1700 份,获得有

效问卷 159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 53%。 施测前征

得调查对象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了

北部湾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伦理委员会的伦理

审查(2021[003]),研究内容符合伦理学原则。
1. 2　 研究工具

1. 2. 1　 心理和身体忽视量表(Neglect
 

Subscale) 　
采用国际防治虐待和忽视儿童协会儿童虐待筛查

工具(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abuse
 

screening
 

tool-child
 

version,ICAST-C)中的心理和身体忽视量表[11] ,并
参考 Hsieh 等[12] 研究添加了一个条目“父母曾把

你一个人单独留在家里”,共计 7 个条目。 采用 0
(没发生过) ~ 4(发生 10 次及以上)5 点计分,得分

越高说明个体受心理和身体忽视的程度越高。 本

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 73。
1. 2. 2 　 简式韧性量表 ( Brief

 

Resilience
 

Scale,
BRS) [13] 　 该量表由 Smith 等编制,陈维等修订,共
6 个条目(正向和反向计分条目各 3 项)。 采用 1
(完全不同意)

 

~ 5(完全同意)5 点计分,得分越高

表示个体在面对与健康相关的压力事件时恢复健

康或良好状态的能力越强。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 为 0. 78。
1. 2. 3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eleven-item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KADS
 

11) [14] 　 Kutcher
等编制,周慧鸣等修订,共计 11 个条目,各条目均

描述了抑郁情绪的核心症状,如情绪低落、兴趣减

弱、无价值感和自杀意念或行为等。 采用 0(几乎

没有) ~ 3(所有时候)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抑郁状况越严重。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 90。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 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Spearman 相关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等统计学处

理,使用 Hayes[15] 编制的 PROCESS4. 0 宏程序中

Model
 

4 和 Model
 

1 分别对韧性在儿童期忽视和青

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进行分析。
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数据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
共提取 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

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28. 06%,小于 40%的临界值,
说明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调查的 1590 名初中生群体中,其年龄范围

为 12 ~ 16 岁,平均年龄(13. 75±1. 19)岁。 父母婚

姻状态和留守经历信息缺失分别为 2 人和 11 人。
男生的心理韧性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父母非在婚学

生及有留守经历学生的儿童期忽视和抑郁得分分

别显著高于父母在婚学生和无留守经历学生,有留

守经历学生心理韧性得分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学

生;初中生的儿童期忽视和抑郁得分有随年级升高

而上升的趋势,其心理韧性得分则有下降趋势。
2. 3　 儿童期忽视、心理韧性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儿童期忽视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r= 0. 44,P<
0. 001),两者与心理韧性均呈显著负相关 ( r =
-0. 20,-0. 31,均 P<0. 001),见表 2。
2. 4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儿童期忽视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 17,
P<0. 001),将心理韧性纳入回归方程后,其预测作

用仍然显著(β = 0. 373,P<0. 001)。 此外,心理韧

性产生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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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中生儿童期忽视、心理韧性和抑郁

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比较(分,x±s)

变量 n(%) 儿童期忽视 心理韧性 抑郁

性别

　 男 781(49. 12) 2. 51±3. 28 20. 07±3. 83 4. 97±5. 80
　 女 809(50. 88) 2. 52±3. 52 19. 60±3. 93 5. 15±5. 74
t -0. 04 2. 41 -0. 64
P 0. 967 0. 016 0. 525
年级

　 初一 498(31. 32) 2. 06±3. 11 20. 50±4. 26 3. 98±5. 04
　 初二 500(31. 45) 2. 56±3. 26 19. 77±3. 84 4. 95±5. 61
　 初三 592(37. 23) 2. 87±3. 71 19. 32±3. 50 6. 07±6. 29
F 7. 81 12. 80 18. 31
P <0. 001 <0. 001 <0. 001
事后检验 7<8;7<9 7>8;7>9 7<8<9
独生子女

　 是 221(13. 90) 2. 78±3. 81 19. 51±3. 88 6. 12±6. 65
　 否 1369(86. 10) 2. 47±3. 33 19. 88±3. 89 4. 89±5. 60
t 1. 26 -1. 34 2. 94
P 0. 209 0. 18 0. 003
父母婚姻状况

　 在婚 1342(84. 51) 2. 32±3. 18 19. 90±3. 84 4. 81±5. 49

　 非在婚(离异、
再婚和 丧 偶

等)

246(15. 49) 3. 57±4. 27 19. 50±4. 12 6. 42±6. 95

t -5. 33 1. 49 -4. 05
P <0. 001 0. 14 <0. 001
留守经历

　 有 738(46. 74) 2. 94±3. 77 19. 58±3. 87 5. 66±6. 23
　 无 841(53. 26) 2. 14±2. 99 20. 06±3. 86 4. 56±5. 29
t 4. 70 -2. 48 3. 79
P <0. 001 0. 013 <0. 001

注:在事后检验中,初一= 7,初二= 8,初三= 9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x±s 1 2 3

1 儿童期忽视 2. 52±3. 40 1
2 心理韧性 19. 83±3. 89 -0. 20∗∗∗ 1
3 抑郁 5. 06±5. 78 0. 44∗∗∗ -0. 31∗∗∗1

注:∗P<0. 05,∗∗P<0. 01,∗∗∗P<0. 001,下同。

CI[0. 03,0. 06])不包括 0 值,表明其在儿童期忽

视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由于儿童期

忽视对抑郁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因此,心理韧性

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值为

0. 044,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0. 66%。 见图 1。
2. 5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和抑郁之间的调节

作用

儿童期忽视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 34,P<
0. 001),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抑郁( β = - 0. 24,
P<0. 001),且两者的交互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

注:图中路径系数已做标准化处理。

图 1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模型

著(β= -0. 08,P<0. 001),表明心理韧性在两者之

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见表 3。
为进一步检验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采用简单

斜率检验考察在不同心理韧性水平上儿童期忽视

对抑郁的影响,如图 2 所示,随着儿童期忽视水平

的提升,两组学生的抑郁水平均有明显的上升趋

势。 具体而言,儿童期忽视与抑郁的正向关联在低

心理韧性水平学生中 ( β = 0. 42, t = 16. 25, P <
0. 001)强于高心理韧性水平的学生(β = 0. 26,t =
7. 09,P<0. 001)。

表 3　 心理韧性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t 值

性别 0. 01 0. 12

年龄 0. 07 3. 89∗∗∗

独生子女 0. 14 2. 27∗

父母婚姻状况 -0. 11 -1. 75

留守经历 0. 05 1. 10

儿童期忽视 0. 34 14. 32∗∗∗

心理韧性 -0. 24 -10. 61∗∗∗

儿童期忽视∗心理韧性 -0. 08 -3. 75∗∗∗

R2 值 0. 26

F 值 69. 68∗∗∗

注:模型中各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图 2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与抑郁之间的调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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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非在婚和有留守经历学生的

儿童期忽视和抑郁得分分别显著高于父母在婚和

无留守经历学生,此外,女生和有留守经历学生的

心理韧性得分分别显著低于男生和无留守经历学

生。 与男生相比,初中女生承受更大的压力(如青

春期生理发育和社会规范等),其心理韧性水平较

低,这与郭成等[16] 的研究结果一致。 家庭功能对

于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离异家庭中,父母一方独立承担养育责任,压力较

大,较难兼顾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需求,儿童被忽

视的概率较高。 另外,离异家庭通常家庭功能不良

(如家庭成员情感联系缺乏等),可能增加青少年

发生抑郁的风险。 对于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父母

在其成长关键期的长期缺席使其各方面的需求得

不到满足和保障,尤其在情感、教育、安全等方面的

忽视时常发生。 另外,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后

家庭社会资本削弱,导致抚育任务缺失,降低了留

守儿童的心理福祉和心理健康[17] ,从而影响其对

挫折与压力的应对能力,容易产生抑郁。
本文结果显示,儿童期忽视正向影响青少年抑

郁,支持了以往相关研究[18] 。 忽视是一种“不作

为”的虐待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希望获得保

护、照顾和关爱的基本需求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回

应,可能导致其产生无力感和低自尊,进而产生抑

郁。 根据依恋理论,依恋图式有助于建立关系世界

的表征模型,因此,有儿童期忽视经历的个体可能

具有发展更消极自我图式的风险,更容易出现内化

症状(如抑郁) [19] 。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与青少年抑郁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即前者可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后

者。 积极认知是心理韧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
在童年期遭受忽视会使个体形成消极认知风格,导
致心理韧性水平降低[20] 。 根据心理韧性动态模型

(framework
 

of
 

resilience
 

in
 

action) [21] ,心理韧性是

个体的天生潜能,青少年获得良好的外部资源后会

促成其内部资源(如心理韧性)的养成,进一步促

进其健康发展。 儿童期忽视经历抑制了个体心理

韧性的发展,使其无法顺利应对外界的负面影响,
进而导致抑郁的发生。

心理韧性在儿童期忽视与抑郁的关系间起调

节作 用。 Fredrickson 的 “ 拓 展 与 建 构 ” 假 说

(“broaden-and-build”
 

hypothesis) 认为,心理韧性

水平较高的个体可以通过保持积极情绪来拓展其

思想-行动机制,建构个人持久资源,并增强其应对

和适应逆境的能力[22] 。 也即,心理韧性水平较高

的青少年可能对自己的特殊经历有更灵活和更广

阔的认知,并自信地面对逆境,采取积极行动,利用

各种资源来应对困境。 因此,心理韧性可以帮助青

少年从儿童期忽视经历中恢复,运用积极情绪来减

轻童年创伤的不良影响,以减轻抑郁,维持身心

健康。
另外,诸多聚合性证据表明,一个变量可同时

起中介和调节作用[9,23]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心理

韧性的双作用理论” ( theory
 

of
 

dual
 

effects
 

of
 

ego-
resiliency) [9] 。 心理韧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环境

因素的产物,此时其在环境因素与抑郁之间起到中

介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心
理韧性亦能作为调节变量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于

抑郁,这两种路径可同时起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儿童期虐待中隐蔽性高、易被忽

略的亚类型-忽视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机制,有利

于深入了解遭受过忽视的个体抑郁的形成过程。
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期忽视经历固然是不可逆转

的,但通过对心理韧性的激发和培养(家庭、学校

和同伴群体的外部保护因素对其起增强作用),有
助于降低青少年抑郁发生风险,促进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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